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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lliver􀆳s
 

Travels 
 

the
 

classic
 

work
 

of
 

satirical
 

literature
 

by
 

Jonathan
 

Swift 
 

offers
 

a
 

pointed
 

critique
 

of
 

multiple
 

dimensions
 

of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society
 

through
 

the
 

protagonist
 

Gulliver􀆳s
 

four
 

extraordinary
 

voyages.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novel
 

from
 

a
 

narratological
 

perspective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its
 

narrative
 

structure 
 

the
 

non-linear
 

configuration
 

of
 

time
 

and
 

space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unreliable
 

narrator.
 

By
 

examining
 

these
 

narrative
 

features 
 

the
 

study
 

elucidates
 

how
 

the
 

text 
 

under
 

the
 

guise
 

of
 

an
 

absurd
 

and
 

fantastical
 

framework 
 

exposes
 

the
 

fluidity
 

of
 

power
 

and
 

the
 

fragility
 

of
 

social
 

order.
 

Gulliver􀆳s
 

position
 

as
 

narrator—together
 

with
 

the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his
 

perspective—enables
 

Swift
 

to
 

deliver
 

a
 

sophisticat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social
 

inequities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Moreover 
 

the
 

deliberate
 

dislocation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coordinates
 

elevates
 

the
 

work
 

beyond
 

the
 

realm
 

of
 

a
 

simple
 

adventure
 

narrative 
 

allowing
 

it
 

instead
 

to
 

deploy
 

absurdity
 

as
 

a
 

means
 

of
 

articulating
 

deeper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and
 

of
 

constructing
 

an
 

allegorical
 

critique
 

of
 

the
 

period􀆳s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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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學視角下的《格列佛遊記》 :
諷刺與權力批判的交織

張鴻錦

寧波大學

摘　 要:《格列佛遊記》是諷刺大師喬納森·斯威夫特的諷刺文學經典,通過描繪主人公格列佛的四次奇幻冒險,展示了

對英國社會不同側面的深刻批判。 本文從敘事學的角度分析該作品,重點探討小說的敘事結構、時間與空間的非線性構

建,以及不可靠敘述者的作用。 通過對這些敘事元素的分析,揭示小說如何在荒誕的敘述框架下反映權力的流動性和社

會秩序的脆弱性。 通過格列佛這一敘述者的身份與其不可靠性,小說巧妙地批判了 18 世紀英國的政治腐敗和社會不

公。 同時,時間和空間的錯亂構建使該小說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冒險故事,更是在荒誕中揭示深刻的社會意義,對當時

社會政治體製等進行隱喻批評。

關鍵詞:《格列佛遊記》;敘事結構;時間與空間;不可靠敘述者;隱喻批評

一、引言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不僅是 18 世紀英國傑出的政治人物,也是啟蒙時代最具影響力

的諷刺文學作家之一,他於 1720 至 1725 年積極投身於愛爾蘭人民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相關活動期間,創作

了《格列佛遊記》。 該小說不僅僅是冒險小說或兒童文學的代表,更是一部以荒誕和諷刺為手段,深刻揭示

社會和政治問題的作品。 在小說中,斯威夫特借助豐富的想象力塑造了四個截然不同的虛構國家———小人

國、大人國、飛島國和慧骃國。 通過這些國家各具特色的情節安排,斯威夫特深刻揭示並諷刺了 18 世紀英國

的社會弊端,而這四個部分並非獨立存在,而是相互關聯,共同構成統一的敘事整體。
本論文旨在從敘事學視角出發,基於熱奈特在 20 世紀 70 年代《敘述話語》中提出的『時序』 『時距』和

『頻率』三個核心概念,並結合布思關於『不可靠敘述者』的理論,構建小說文本的分析框架。 盡管將經典敘

事學理論應用於《格列佛遊記》的研究在既有學術傳統中已較為成熟,但在當代語境下,重新審視敘事形式

如何參與政治與認知意義的建構,仍具有重要研究價值。 本文將進一步探討敘事形式如何塑造讀者對權

力、理性與社會秩序的認知方式,關註《格列佛遊記》如何通過獨特的敘事結構、時間與空間的非線性建構,
以及格列佛作為不可靠敘述者的敘事策略。 通過這一視角,本文試圖說明斯威夫特如何突破傳統冒險敘事

框架,使小說在荒誕敘述中隱喻性地呈現對英國社會在道德、政治、科技與社會結構等層面的反思與批判。

二、
 

故事的碎片化:從敘事結構看《格列佛遊記》

《格列佛遊記》在整體結構上延續了典型的『流浪漢小說』敘事模式,但斯威夫特並未將這一模式僅作為

情節推進的形式框架,而是將其轉化為一種製造經驗斷裂與認知重組的敘事機製。 小說以格列佛的海外航

行為敘事框架,通過『離家—遠遊—返鄉』的循環結構,使敘事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與碎片化特征。 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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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鄉不僅標誌著航行的結束,同時也構成敘事意義的斷裂點,使格列佛無法在連續的現實經驗中形成穩定

的價值認知。 四次航行在敘事層面雖相對獨立,但通過諷刺機製形成內在關聯,從而構成一個具有整體指

向性的文本結構。 這種循環結構在四次航行之間形成遞進式諷刺強化:小人國與大人國通過身體比例的極

端逆轉,使社會權力結構在不同尺度中反復顯形,揭示個體主體性在權力秩序中的可變與脆弱;飛島國通過

將科學研究與哲學思辨推向脫離經驗世界的極端狀態,呈現知識話語在抽象化過程中的自我封閉;而慧骃

國則通過建構高度理性化的社會模型,將秩序原則推至排他與暴力的邊緣,從而使諷刺由政治製度批判延

伸至理性本身的悖論。
循環航行結構構成敘事的宏觀框架,那麽敘事時間的分配則進一步塑造了文本內部的意義層級。 熱奈

特在《敘事話語》中指出:敘述是一種雙重時間序列:其中有一種是所講述事物的時間,另一種是敘述的時

間,敘事的功能之一是把一種時間兌現為另一種時間①。 在強調並區別時間的雙重性,即故事時間和敘事時

間的同時,他主張從順序、時距與頻率這三個基本限定來研究兩者的關系。 斯威夫特在現實空間與虛構空

間之間采取明顯不對稱的時間配置策略:敘述者關於英國社會與家庭生活的描寫通常以高度壓縮的概要形

式呈現,而對異域社會的描寫則通過細節鋪陳與場景延展獲得敘事上的顯著擴張。 例如,在第一卷中,格列

佛簡要提及個人成長經歷與家庭關系,往往僅以數段文字帶過。 在從小人國歸國後,格列佛感嘆『我和妻子

兒女一起只住了兩個月,由於我想去異國他鄉觀光,這種欲望使我住不下去了』 ②。 這一筆便省略掉了格列

佛在家中幾個月的生活,並迅速過渡至下一段大人國的航行經歷,呈現出了一種『省略越多,敘事速度越慢』
的結構策略。 敘事時距的延展與省略機製的強化相互配合,使文本呈現出更為顯著的間斷結構③。 這種處

理方式並非單純的篇幅安排,而是斯威夫特通過時間配置將現實英國置於敘事邊緣,使其成為需要通過虛

構社會加以重新理解的對象。 正如吉爾·德勒茲所說:『純粹的虛擬不再需要實現自己,因為它是現實的嚴

格關聯者,它與現實形成了最緊密的聯系』。④

斯威夫特不僅通過時間配置重構敘事節奏,同時還借助空間結構的組織方式進一步強化文本的碎片化

特征。 隨著人物行動的展開,各類空間場所呈現出曲折離奇的情節發展,成為後世航海小說與遊歷小說的

經典敘事樣板⑤。 小說通過將虛構空間嵌入具體航海路線與地理坐標體系之中,使幻想世界獲得類似歷史

紀實的真實感。 從敘事結構層面來看,這種空間安排形成了一種由現實地理向虛構空間不斷延展的層級結

構,使不同航行章節在空間上呈現出既相互獨立又彼此連通的拼接關系。 小說中,英格蘭和愛爾蘭作為一

種象征和隱喻存在,創造出一種地方感,賦予小說重要的地形意義⑥。 這種敘事真實性不僅增強文本的沈浸

效果,也強化了虛構社會對現實製度的隱喻力量。 通過不斷擴展異域空間的敘事容量並壓縮現實社會的敘

述厚度,小說在文本內部建構出一種意義轉移機製,使碎片化結構最終轉化為對 18 世紀英國政治秩序與知

識體系的系統性批判。

三、
 

不可靠敘述者與權力的流動:格列佛的主觀視角與社會批判

《格列佛遊記》中的敘事方式主要采用了內聚焦視角。 作為故事的敘述者和焦點人物,格列佛的視角貫

穿整個小說,講述了他在小人國、大人國、飛島國和慧骃國的經歷與感受。 第一人稱主人公敘述中的體驗視

角能夠將讀者直接引入『我』正在經歷事件的內心世界,可以直接生動地激發讀者的同情心或製造懸念,因
此讀者也可以更自然地直接接觸人物細致、復雜的內心活動⑦。 作為自身經歷的敘述者,格列佛既是聚焦對

象又是聚焦者,這意味著,他的回顧性眼光是整個敘事的常規視角⑧。 通過這種敘事策略,讀者能夠跟隨格

列佛的目光,進入這些奇異的虛構世界,同時也體驗到他在旅程中不斷變化的心態和對社會現實的反思。
然而,由於讀者只能通過格列佛的觀察與判斷理解異域社會,敘事權威事實上依賴於一個不斷變化且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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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的認知主體。 由此,小說在強化體驗真實感的同時,也持續削弱敘述話語的確定性,使讀者在依賴敘述

的同時被迫保持解釋距離。
除了內聚焦視角,小說中還存在敘事焦點的轉變,這種轉變不僅增強了敘事的層次感,還巧妙地構建了

現實國家與虛構世界之間的對比與相互映襯。 正如熱奈特指出的,『不折不扣的所謂內聚焦是十分罕見的,
因為這種敘述方式的原則極其嚴格地要求絕不從外部描寫甚至提到焦點人物,敘述者也不得客觀地分析他

的思想或感受。』 ⑨在小人國,格列佛的身體『至少可抵得上一千七百二十八個小人國的人』 ⑩。 然而當他到

達大人國後,格列佛『在這個民族中間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 格列佛甚至最終在慧骃國適應了馬類的生活,
返還英國後無法接受自己的人類形象,以至於『經常對照鏡子看看自己的形象』 􀃊􀁉􀁔。 身體比例的反復置換不

僅構成空間奇觀,更使敘述主體在權力中心與邊緣之間不斷流動,揭示敘事權威並非穩定存在,而是由社會

結構持續塑造。 斯威夫特通過這種聚焦位置的流變,將個體經驗轉化為對權力話語與文化等級秩序的持續

解構。
在此敘事框架下,格列佛逐漸顯現出典型的不可靠敘述特征。 韋恩·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中率先提出

了不可靠敘述者的概念,即『我把按照作品規範(即隱含作者的規範)說話和行動的敘述者稱作可靠敘述者,
反之稱為不可靠敘述者。』 􀃊􀁉􀁕格列佛作為敘述者的觀點常常受到他個人偏見、有限視角以及情感波動的影響。
例如,他在不同虛構國度的經歷,雖然為讀者提供了細致的觀察,但卻不可避免地受到他對『他者』的主觀看

法和局限性所扭曲。 格列佛的自負與對外部世界的強烈反應,使得他在多個場合展現出對周遭事物的極端

判斷。 尤其是他在慧骃國部分對人類社會的厭棄,面對人類形象雅虎,其感嘆道『從來沒有一種動物讓我本

能地感到這般厭惡』。􀃊􀁉􀁖他對這些社會的理解與評價不僅是個人化的,也是有限的,這種局限性使得讀者得以

反思小說中揭示的權力結構與社會製度的矛盾與荒誕。 正如布斯所言,當讀者發現敘事者的事件或價值判

斷不可靠時,反諷的效果往往就能產生。􀃊􀁉􀁗

並且斯威夫特選擇讓故事主人公格列佛用第一人稱進行敘事的策略,使其傳達斯威夫特本人的態度與

觀點。 熱奈特指出,在虛構文學中,將敘述者與作者直接等同,這種混淆並不成立,因為虛構作品中的敘述

者通常是由作者建構的敘事角色,而非作者身份的直接再現,區分二者有助於揭示敘述者在虛構世界中的

功能與位置,並使讀者能夠從敘述策略與視角選擇中理解文本所傳達的深層意義與價值指向􀃊􀁉􀁘。 整部小說

實際上是通過格列佛這一虛構敘述者的口吻呈現的,格列佛的個人身份或者個人主體性問題本質上是斯威

夫特對現實社會的矛盾觀點的反映,他巧妙地讓格列佛借助彰顯個人主體性的語言、心理參與奇異國度的

社會想象􀃊􀁉􀁙。 而格列佛視角下的價值抉擇或是態度,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斯威夫特自身的觀點。 例如對

飛島國科學院中荒謬實驗的描寫,這實際上是斯威夫特對 18 世紀以培根為代表的『新科學』思想,尤其是對

啟蒙時代科學烏托邦主義的深刻反思􀃊􀁉􀁚。 當格列佛寧願留在慧骃國,或者選擇繼續漂泊於其他島嶼,而不是

回歸現實中的英國時,斯威夫特通過這一情節表達了對現實社會的無力感,體現了他對人類社會現狀的深

刻失望。 慧骃國寄托著他對理想世界的渴望,能夠使其暫時擺脫對現實世界的壓迫和困境。

四、
 

結論

小說通過將虛構國家,如小人國、大人國、飛島國等,與現實中的英國並置,成功為讀者建構出兼具陌生

化與現實指涉的敘事效果。 斯威夫特通過不同敘事時距的安排,虛構國家在小說中獲得了充分展開的空

間,而現實國家多以間接方式呈現,二者通過時距差異形成張力關系,從而強化了文本的批判深度。 同時,
這種敘事策略並非簡單以虛構替代現實,而是通過虛構空間中的價值判斷不斷動搖現實社會既定評價體

系。 隨著敘事視角的變化,虛構國家不僅成為現實國家的反照,也在對比中呈現多重價值維度。 第一人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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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方式揭示了格列佛認知與價值判斷的持續偏移,不可靠敘述在強化諷刺效果的同時,也使讀者能夠重

新審視啟蒙時代關於理性與社會秩序的敘事邏輯。 總體而言,《格列佛遊記》通過時間結構、敘述視角與空

間建構的協同運作,表明斯威夫特的諷刺並非僅依賴主題內容,而是深植於敘事機製本身。 正如美國文學

批評家肖恩·摩爾所言,『諷刺成為反殖民民族文學經典興起的前提條件,使文學文本能夠從帝國霸權性的

文化與行政體製中開辟出屬於自身的文本空間與政治空間。』 􀃊􀁉􀁛這一研究從敘事學角度揭示了 18 世紀文學

如何通過形式策略介入政治與認知結構,也為重新理解啟蒙時期文學與權力話語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新的分

析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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